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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

摇摇摇摇摇圈摇摇套摇摇摇摇摇

摇摇当时我正巧没有值勤，忙中偷闲地坐在南克拉克大街上的
一家非法酒店里喝着我心爱的朗姆酒。

摇摇正在这时，两名身穿大衣、头戴鸭舌帽的男人进了酒店，旋
风般地向我这边冲来。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摸腋下的那把勃朗宁

手枪，不过当他们走到我眼前的时候，我认出了这两个来势汹汹

的家伙：兰格和米勒，他们是市长大人的两个跟班。

摇摇我跟他们并不太熟，不过这城市的每个人都认识他们：“哈
里兄弟”———哈里·兰格和哈里·米勒。他们两个是舍迈克市

长亲手提拔起来的，专门负责四处打探别人的隐私。我和兰格

不过是泛泛之交，他大概比我大十岁，现在有三十七、八岁了。

他虽然个子比我略矮几公分，却比我结实得多，一头乌发和一双

冷酷的黑眼睛，再加上那两道倒立的刷子眉，凶神恶煞似的，很

难让人信任他，就连他的那头黑发也像是假的似的，在帽檐下拚

命地扎煞着。米勒有四十岁，胖墩墩的，身高在一米七四左右，

有着平板的面孔和空洞的眼神，乍一看上去，很容易误会他是一

个软弱可欺的人。这时他正忙着用手帕擦拭他那副结满白霜的

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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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丝边眼镜。在细边眼镜的衬托下，他本来就很突出的那对招

风耳显得更加惹人注目。在瓶底般厚重的镜片后，他那双空洞

无神的眼睛看上去更大了。这不禁使我想到了猫头鹰———一只

能将巨隼置于死地的猫头鹰。

摇摇在米勒当上警察以前，他是米勒帮中的一员，从事走私禁酒
的行当。再以前，他是怀斯特一带的“小混混”。那些“小混混”

常有“旧友联欢周”一类的聚会，我以前也是他们中的一员，因

为我父亲的书店就位于迈斯威尔街，我就是在“旧友联欢周”的

聚会上认识米勒的。

摇摇不过，我们两人之间的交情，还不足以让米勒用一种相熟多
年的老酒友的亲昵口吻向我打招呼：“嗨，雷德，你逛到这儿来

了。”

摇摇我可不叫什么雷德，我叫黑勒，内森·黑勒。也可以叫我内
特，可绝不是什么雷德，尽管我继承了我母亲的一头红棕色的头

发，但也不能凭这一点就叫我“雷德”。尽管心里有些不舒服，

但我没表现出来，仍旧一本正经地答道：“这地方正好在德尔伯

恩和拉塞尔车站之间，对我正合适。”

摇摇现在是下午三点左右，酒店里的人寥寥无几：我、市长大人
的两条“看门狗”，门口的一名伙计，还有吧台后面的一个伙计。

尽管如此，酒店里还是显得拥挤不堪，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木头

匣子，里面到处是暗木色的摆设。在吧台后面的大镜子里折射

出墙上悬挂着的木框照片：那些名流或貌似名流的家伙以他们

惯有的倨傲神情默默地盯视着我。

摇摇米勒和兰格也正以同样的神情盯着我。“来杯咖啡吧？”我
一边提议，一边微微欠欠身。与他们这些薪金丰厚、威风凛凛的

警官相比，我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警察罢了，整天为鸡毛

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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蒜皮的扒窃小案东奔西跑，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当上一名名副其

实的侦探。虽然这两个家伙根本就不值得我尊敬，但我觉得还

是应该给他们留点儿面子。

摇摇可是他们压根儿就不想坐下。兰格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
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。积落在他肩上的雪花如头皮屑般纷纷溅

落，在他的脚边打着旋儿，就像公园中的旋转木马。站在他身旁

的米勒就如同艺术馆前的那尊狮像，虎视耽耽。当然，狮像是古

铜色的，生满了斑斑锈迹，正好他也是一个名誉上生满斑斑锈迹

的警察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是出于紧张，还是厌烦，我心乱如麻。

摇摇这时，米勒开口了。
摇摇“我们需要个帮手。”他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有声电影里的蹩
脚演员，在拿腔做调。这本该让我觉得可笑，可是我丝毫也笑不

出来。

摇摇我问：“什么样的帮手？”
摇摇“也就是第三个人，”兰格在一旁解释道，“第三个参加游戏
的人。”

摇摇“什么游戏？”
摇摇“我们会在车里告诉你的。”
摇摇说完，他们转身向门口走去，显然，我只能跟着他们，我一把
抓起大衣和帽子跟了上去。

摇摇这家非法酒店位于克拉克大街和波尔克街的拐角处，从这
里拐过去再向前走一个街区就是德尔伯恩车站，我本来应该稍

事休息后赶回那里，以免那里的顾客因扒手的“惠顾”而遭受损

失。屋外寒风凛冽，行人全都裹得严严实实，可寒风还是把人们

的裙裾和衣角吹了起来。人们行色匆匆，对过往行人视而不见。

狂风卷起的雪片就像在一场无精打采的游行中被抛散出窗外的

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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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屑一样漫天飞舞着。我们途经 砸耘粤车站，那里却是一片繁
忙：满载着货物的卡车进进出出，川流不息。迎面走过四个年近

三十的时髦女郎，拎着大包小裹，一路嘻笑着走进了我们刚刚出

来的那家酒店。再过一周就是圣诞节了，大家都忙于节前的疯

狂采购。不过，我们路过的圣彼得教堂是个例外，那儿四周冷冷

清清的。

摇摇尽管卢普附近不许停车，兰格和米勒还是把他们那辆黑色
的别克车停在了大约有半个街区那么长的街道护栏旁边。他们

的别克车型就是人们通常称之为“胖吉比”的那种，在车的两侧

踏板以上，车的边缘向外突出着。此刻，正有一只脚踩在靠近人

行道那侧的汽车踏板上，一名穿制服的警察正在填写罚单。米

勒径直冲上去，猛地把那张罚单撕了下来，将它揉成一团，扔向

漫天的飞雪中。他根本无须向那名警察出示他的身份证明，这

城里的每一个警察谁不认识“哈里兄弟”？

摇摇面对米勒的飞扬跋扈，那名警察倒是非常镇定。这位五十
岁上下的爱尔兰老警察，干这行所经历的风风雨雨，肯定要超过

这两个家伙所接受的市长大人的“栽培”，他肯定清清白白，否

则不会这么一大把年纪还在徒步巡逻。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收起

罚单簿和笔，盯了米勒一眼，那眼神里半是谦卑，半是轻蔑，“是

我的失误，年轻人。”说完以后，他清了清嗓子，冲着兰格的脚啐

了一口痰，然后就转身摇晃着警棍走开了。

摇摇兰格不得不向后退了一步，米勒呆若木鸡地盯着那名警察
的背影，思忖着对这样挑衅式的傲慢行为该怎样处置。这时，我

拍了拍兰格的肩膀，“我快被冻僵了，先生们。我们到底要去哪

儿呀？”

摇摇米勒笑了，嘴差点儿没咧到耳根，这倒充分展现出他那口犹
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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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焦黄的玉米粒般的大板牙。这真是我有生以来所见过的最难

看的笑容。

摇摇他答道：“只有弗兰克·奈蒂才说得准。”
摇摇站在一旁的兰格加了一句：“也许他也不知道。”说着，他打
开了车门，我坐到后面。“胖吉比”虽然不是什么时髦的车型，

不过却很实用，有着红棕色的羊绒座椅、上过清漆的木质窗框。

在这样的恶劣天气里，能坐在这里真是件惬意的事儿。

摇摇米勒启动引擎，别克车微微颤动了几下，就在寒冷凄清的街
道上飞驰起来。兰格转过身，斜靠在椅背上，微笑着问我：“你

带枪了吗？”

摇摇我点了点头。
摇摇他递过一只点三八式的小手枪，随即说道：“现在你有两把
了。”

摇摇我们朝着德尔伯恩的北部驶去。普林特大街林立两侧的摩
天大楼使我有些透不过气来，其中一幢占地半个街区的灰白色

大厦是交通大楼，我的朋友艾略特·内斯现在就在这幢大楼里

办公，他日后很可能成为艾尔·卡朋后继者的有力挑战者。不

知为什么，我突然觉得孤援无助。

摇摇过了一会儿，我又开口问道：“你们准备怎么对付奈蒂？”
摇摇兰格转过身来惊奇地看着我，似乎他刚刚意识到我的存在。
摇摇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摇摇“他犯了什么罪？又杀人了吗？”
摇摇兰格和米勒交换了一下眼色，随即兰格发出一声冷笑，听上
去就像一声轻咳。

摇摇米勒用他那枯燥的腔调答非所问地说道：“那可是一条大
鱼。”

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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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摇霎那间，我意识到我上当了。尽管握着一支刚交到我手里
的手枪，我还是觉得自己才是他们的一条“大鱼”。也许是我不

留神开罪了某位大人物，而这位大人物又能跟市长先生说得上

话，于是市长先生就派出他的这两名亲信将我送到一个上帝才

知道的地方———密歇根湖，多年以来有许多人去那里游泳，可他

们中却很少有人知道在那幽深的湖底埋藏着多少冤魂怨鬼。

摇摇可是他们没有朝湖畔的方向右转，而是把车开向了左侧的
联邦大楼。车轮继续旋转，驶过国家联盟俱乐部，转向右边，进

入繁华商业区，汽车就如同置身于混凝土筑成的大峡谷中，前后

左右都被密布着的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紧紧环抱。是芝加哥人

发明了摩天大楼，所以在芝加哥你无时无刻都会感受到这一点。

摇摇漫天飞舞的小雪花还不足以为整座城市披上银装，到处还
是一片灰蒙蒙的。不过红绿相间的圣诞节彩饰却随处可见：在

许多办公楼的窗台上摆放着圣诞红，街道的护栏上挂满了冬青

枝和凤仙花的嫩叶，不时还有身着节日盛装的小商贩大声叫卖

着五美分一磅的大红苹果。在离这儿不远的州立大街上，竟充

斥着有些奇异的圣诞节气息，在超级市场的橱窗里摆满了各式

各样的酒具：鸡尾酒搅拌器、弧形小酒瓶、时髦的长颈瓶、藤制酒

器以及用于私酿的各色器具。尽管所有的这些酒具商品销售是

合法的，但它们却与政府颁布的禁酒法令相违背。这就如同公

众认可了麻醉剂，商店里就可以大张旗鼓地销售水烟袋一样。

摇摇我们驶过市长时常下榻的贝斯马克酒店，又经过皇家剧院，
本·伯尼和他的伙伴们正装扮成圣诞老人的模样为孩子们散发

礼物。墙上的海报是由罗兰特·格兰主演的《运动场游览记》。

剧院的对面就是市政厅，它门前雄伟的科林斯圆柱所烘托出的

古典主义氛围与它里面的“现代交易”形成了反讽的效果。我

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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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继续在环型车道上向前行驶着，一辆奔驰的列车在我们头顶

的高架桥上呼啸而过。我断定他们一定是想去看弗兰克·奈蒂

的热闹，因为警察局就在不远处的左边，那里大概就是我们的目

的地了———可是我们的车子又驶过了警察局。

摇摇在北拉塞尔的二百条街道中，市政厅占了整整一个街区，警
察局的规模比它略小一些。根本无视“不许停车”的标志牌，米

勒又把车停在了人行道的围栏边。他和兰格缓缓地下了车，之

后，便摇摇晃晃地向街角的瓦克———拉塞尔大楼走去。那是一

幢白色的摩天大楼，芝加哥河静静地从这里流过。在一艘大驳

船震耳欲聋的汽笛声中，由大比尔·汤普森主持修建的巨型吊

桥巍然屹立着。

摇摇我们走进了瓦克———拉塞尔大楼，宽敞空旷的大厅铺着嵌
有灰色小石子的大理石地面，高高的天花板上刻有许多心不在

焉飞翔着的小天使。我们的脚步声为空寂的大厅平添了几分戏

剧性的声响效果。在大厅的左侧是书报栏，右侧是一排电话间，

我们的正前方是一排电梯间。

摇摇在离电梯间不远的地方，大约是大厅中部的位置，有两个戴
着圆顶礼帽、穿着松松垮垮的棕色西装的小子坐在藤椅上，中间

摆着一张牌桌，他们正在玩着扑克。我认识他们，他们两个是一

对搭档，拉罗和哈代都是意大利人，其中拉罗蓄着胡子。他们两

个叼着雪茄，一侧的腋下都鼓鼓囊囊的。尽管他们都来自于仅

几步之遥的商业区，可他们并没有当上商人。

摇摇哈代抬起头看了“哈里兄弟”一眼，认出了他们，点了一下
头，拉罗却一直盯着手中的牌。我注意到，在中间电梯锃亮的铜

门上挂有黑地白字的名匾，当我们走向电梯时，可以越来越清楚

地看见上面的字迹：进口辕出口，以及其他小型的各类生意广告
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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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几个律师的名字。

摇摇我们在电梯前停了下来，米勒又擦了擦他那厚厚的镜片，在
他戴上眼镜之后，兰格按下了电梯的开关。

摇摇“我会逮住肯帕戈纳的。”米勒说着，他的口吻随意得就像
在叫一份饮料。

摇摇“什么？”我没太听清。
摇摇他们两个都没有答话，只是盯着电梯，静静地等着。
摇摇我又问道：“‘小纽约人’肯帕戈纳，那个人称‘鱼雷’的家
伙？”

摇摇电梯门开了，操纵电梯的也是一个身穿棕色西装、一侧腋下
鼓鼓囊囊的家伙。

摇摇兰格把手指放在唇边示意我别出声。我们上了电梯，那名
电梯员让我们几个靠后站。我们照他的话去做了，这不仅因为

他腋下带着枪，更重要的是，在那样一个乱纷纷的年代里，如果

有人要求你在电梯里靠后站，你最好照他的话做———因为电梯

里没有安全门，如果你站得太靠近门边，当电梯过度拥挤时，你

很可能会白白地搭上一条胳膊的。

摇摇他把我们送到了五楼。走廊里鸦雀无声，既无人站岗，也没
有腋下插着枪的家伙坐在那里打牌。四处是灰白色的墙壁和镶

有卵石玻璃的房门，门上标有房间号，有的也标有名字。地上铺

着黑白相间的马赛克地砖，那奇异的色彩一时间晃得我有些头

晕眼花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，闻起来就像是走进

了牙科诊所或是洗手间。

摇摇兰格看了看米勒，轻声说道：“奈蒂。”
摇摇“噢，”我插嘴道，“你们究竟想要干什么？”
摇摇他们两个冷冷地盯着我，我在他们眼前就如同一名面目可
园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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憎的入侵者，似乎他们根本未曾邀我同行一样。

摇摇“把枪掏出来，雷德。”兰格不耐烦地命令着我。
摇摇“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还是叫我黑勒吧。”我耐心地纠正着
他。然后，我掏出了枪，他和米勒也分别掏出了枪。

摇摇“我们有逮捕令吗？”我又问道。
摇摇“闭嘴！”米勒呵斥道，连看也没看我一眼。
摇摇我没有理会，继续问道：“我究竟该干点儿什么呢？”
摇摇“我不是刚刚告诉过你吗？”这一次米勒盯着我说，“闭嘴！”
摇摇他那对藏在厚厚镜片后的眼睛，看上去就像两个圆圆的黑
色玻璃球，让人觉得格外好笑。

摇摇兰格插了进来，“跟着我们，黑勒，可能会发生枪战。”
摇摇他们继续向前走着，我们三个人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着。
摇摇他们在一扇房门前停了下来，门上没有标明姓名，只有房间
的号码———五五四。

摇摇门没有锁。
摇摇米勒第一个冲了进去，手里握着一支点四五式手枪；兰格紧
随其后，手里握着一把点三八式左轮手枪；我像个傻瓜似的跟在

他们后面，手里握着一支九毫米的勃朗宁自动手枪，而把兰格交

给我的小手枪放在了上衣口袋中。对于一名警察来说，勃朗宁

手枪并不是合适的武器，甚至它有时会让你身陷险境，不过我喜

欢。

摇摇我们闯进的是一间外间办公室，正对着门口的是一张办公
桌，后面没有登记员，也没坐着秘书。相反，在靠左侧墙壁旁放

着的一排座椅上坐着两个人———又是两个身穿棕色西装的家

伙，大衣放在膝盖上，他们也就三十岁左右，看上去就像这屋里

的两件摆设。

员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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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摇暗色头发，苍白的毫无表情的脸，中等身材，其中一个鼻梁
骨以前肯定被多次砸碎过，此刻他正在读一本名为《黑色面具》

的杂志。另一个小子脸上长有铜钱般大小的斑疮，正坐在那儿

吸烟，在他旁边的椅子上放着一盒菲利普·摩瑞斯牌的香烟和

一个装满烟蒂的烟灰缸。

摇摇他们两个谁也没有拔出枪来，甚至连动也没动一下，只是呆
若木鸡地傻坐在那里，因为他们看见了手持枪械的警察。

摇摇在门左侧角落里的衣帽架上挂着四件大衣和三顶礼帽，右
侧墙边也摆着一排空椅子，办公桌的左后侧有一个饮水器，在外

层卵石玻璃门和墙壁的中间还有一扇紧闭着的房门。

摇摇这时，门开了。
摇摇一个人斜倚着门框站在那里，毫无疑问他就是弗兰克·奈
蒂。尽管我们从未正式碰过面，不过曾经有人把他指给我看过。

他长得十分英俊，有些瘦削，鹰勾鼻，灾字型胡须，下嘴唇上有一
道浅浅的疤痕。他当过理发师，所以他的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，

光亮的黑发总是整齐地梳向左侧。他的穿戴也非常考究，灰色

的条纹马夹，戴着灰白相间的黑色宽领带。尽管他实际上比人

们形容的要矮一些，不过他仍旧与众不同，让人过目难忘。

摇摇他关上了身后的房门。
摇摇他盯着“哈里兄弟”的神情使我想起了刚才那名穿制服的
老警察脸上的表情。“哈里兄弟”的出现使得奈蒂有些恼怒，这

好像跟他们手里的家伙没有太大关系。

摇摇突然搜查仅仅是场小麻烦，它不过意味着被控告，交纳保释
金，然后又可以重操旧业了。不过警察这种象征性的突然搜查

有时也需要进行几次，这可以给公众一个体面的交待。如果奈

蒂这次被卷入，这会使他大丢面子，因为他刚因被控告偷税，才

圆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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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里维沃斯监狱放出来没有几个月，而且现在他又接替了以前

的黑帮老大卡朋的位子，那个“大家伙”在五月份时被送到亚特

兰大的一所“大房子”里去了。

摇摇兰格问道：“肯帕戈纳在哪儿？”他站在米勒的身后，把米勒
作为自己的挡箭牌，就好像躲在一块岩石后藏身一样。

摇摇奈蒂不动声色，反问道：“他在城里吗？”
摇摇米勒说道：“我们听说你指使他对付托尼。”
摇摇托尼就是市长：安顿·丁·舍迈克，又称“小托尼”。
摇摇奈蒂耸耸肩，“我也听说你们的主子现在正和纽伯利打得
火热，就差睡一个被窝了。”

摇摇泰德·纽伯利是卡朋帮在北部地区的冤家对头，如今他执
掌着莫兰帮的大权。

摇摇屋里陷入一片死寂。暴风雨就要来了！
摇摇过了一会儿，兰格小声对我说：“准备动手吧。”
摇摇我用一只手把那两个望风的家伙从上到下搜了一遍，他们
两个都没带武器。我猜想，如果里面的房间是电报间的话，那么

这两个小子一定只是跑腿的，而不是什么打手。兰格和米勒迟

迟没有冲进里面的房间也说明了这一次的行动不过是装装样子

罢了，他们已给屋里的人留足够长的时间去销毁证据啦。

摇摇最终，兰格又说道：“让我们看看肯帕戈纳在不在那里？”他
边说边向那扇紧闭的房门点了一下头。

摇摇“谁？”奈蒂明知故问，嘴角硬挤出一丝微笑。随后他打开
房门，走了进去，他的那两名手下紧随其后。米勒、兰格和我走

在最后面。

摇摇里面的房间更大一些，不过没做任何装饰，一张大桌子占去
了屋内从东到西大部分空间。在右侧的墙角，有一个铁笼，里面

猿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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